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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本文旨在考察以血露為核心的女性體液，如何成為台
灣當代詩的重要符碼，並展現出各具姿采的面貌。除了討
論夏宇、顏艾琳、江文瑜等幾位主要詩人的表現，另外擴
及若干年輕作者晚近的文本，並連結男性詩人陳克華的相
關書寫，著重掘發體液符碼在抒情與敘事上的現代效能。
這些詩人大多走上「得體」的反面，流露出對社會體制的
不滿，以及越界的慾望。於是體液所蘊含的負面力量，便
成了詩意生產的新來源，並製造出抒情轉換的契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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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據說人類社會有一種原始的想像：女人是失序、衝突、破
壞、放蕩與欺詐的綜合體，代表人性原始而負面的力量。而濕
漉漉、黏滴滴、血淋淋的女性體液，強烈威脅著堅硬、膨脹的
慾望，也就成了恐怖女體的具象表徵。1這類想像製造了許多社
會禁忌，但也蘊藏著一種解禁犯忌的反詰力量。在當代論述裡，
體液才逐漸取得較為豐富的形象。例如克莉斯蒂娃（Julia 
Kristeva）指出，經血代表了來自身體內部的危險，人們對於穢
物的拒斥，則涉及權力與身份的自我防衛。2既成的詩意體制，
也常預設一種「詩／非詩」的疆界，從而壓抑了許多「污染性」
的辭與物。但在近二十幾年來的臺灣現代詩裡，以血露為核心
的女性體液符碼，卻有增多並且「化隱為顯」之勢。這種（原
本）非詩成份的「入詩」歷程，以及由此引發的衝激、阻拒與
辯詰，宜為理解當代詩學的重要面向之一。 
目前學界對於相關議題的探討，較常援引依蕊格萊（Luce 
Irigaray）所謂「流體『力學』」的觀點，進行身體之水（體液）
與宇宙之水（江海雨露等等）的比況，從中掘發女性特有的創
造力。依蕊格萊認為，相應於主流思維對陽剛、固態的追求，
女性的語言運作類似於液體流動： 
它是持續性、可壓縮、能膨脹、有黏性、可傳導而會擴
散；……它無止無盡，藉由抵抗有形物質而顯得有力或乏
力；因對壓力的極度敏感而顯得苦惱而又欣喜；它會轉變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吉爾默（David D. Gilmore）著，何雯琪譯，《厭女現象》，（臺北：書林，2005 年），
頁 222-224。 
2 克莉斯蒂娃（Julia Kristeva）著、彭仁郁譯，《恐怖的力量》（臺北：桂冠圖書，2003
年），頁 9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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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比方在容量或力量上──隨著受熱的程度；它的物質
狀態取決於兩個緊鄰實體之間的傾軋──一種鄰近而非
固有的動力場，一種來自彷彿接契的兩個頗乏界限的體系
本身的運動（根據波瓦澤伊[Poiseuille]定律，當黏滯係數
在適當狀態下），而非限定系統的能量。3 
有關女性和水的聯結由來已久，但上述關於水的「神奇」性能
也曾被拿來象喻其他東西（例如「道」）。這種聯結本來屬於常
見的父權二元思考，藉由強調性別的生理「特性」，來建立優劣
位階。依蕊格萊意圖經由仿擬而得到顛覆或轉移的效果，但正
如莫（Toril Moi）的批評：恐怕「只成功地再次加強父權而已」，
不自覺地「掉入本質主義的陷阱」。4我們對體液的感應，其實
更多地取決於文化與社會的因素，難以被侷限在生理層面。轉
為符號的體液，也不再只是籠統地與江海歸於一類的「流動液
體」。它們在語言裡踐履出多重的詩意空間，而非推演物理定
律。 
因此，從女性詩作中「發現」一種所謂水性傾向，認定它
導源於性別差異，可以衍生（或反映）出一種心靈結構與語言
風格。這種解釋，恐怕還是神話式的或隱喻式的。問題是神話
作為一種現象，能否被提昇為一種理據？隱喻的來源域與投射
域之間的一些相似性，好不好被凝定為「客觀的」事實聯繫？
女性體液即使有一些相對「普遍的」象徵意義，也常是經歷多
層次「編碼」的結果。特別是就本文所關注的臺灣當代詩而言，
女性體液符碼更多殊異的意義、美感和價值，是在踐履過程中
生產出來的。我們不能總是訴諸超時空的神話象徵，而應該回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Luce Irigaray, “The ‘Mechanics’ of Fluids” in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（Ithaca, 
N.Y.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85） , pp. 111. 
4 莫（Toril Moi）著、王奕婷譯，《性／文本政治：女性主義文學理論》（臺北：巨流圖
書，2005 年），頁 170-17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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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具體的時空來尋找問題的線索。就像一個字辭、語句或意象
能否取得「詩意」功能（或怎樣的詩意功能），也常常不是穩定
的，而要從實際語境中來加以辨識。 
所謂「女性體液」，除了生理上為女性所特有的羊水、奶汁、
經血、惡露之外，某些體液──例如所謂「淫水」──似乎為
男女所同有，但其差異點也常被刻意凸顯，因此也有重新檢視
的空間。它們進入詩人的視域（無論做為材料、主題或方法），
通常不僅作為生理經驗而已，更被視為身體與社會、文化交互
作用的產物。因此，訴諸生理性別的差異對比，無法說明全部
的問題。實際上，「女性體液」這個概念的內部也還蘊含著許多
細微的差異：一方面，諸種體液的詩意形象便各具姿態，我將
根據其影響力與創造性的程度，而在討論上有所偏重。另一方
面，不同詩人對於同一種體液的「詩化」手段，常反映出各自
的意識型態、詩學觀與身體觀，這類個別因素的發揮，不能被
大潮流與共通性所掩蓋。 
在前述各種考量之下，本文將討論到下列議題：首先，舊
有的詩意體制如何圈定關於女性體液的想像，又是在怎樣的脈
絡下受到挑戰。其次，則集中討論夏宇、顏艾琳、江文瑜等重
要的個案，考察他們如何以各自的方法打開新的表現管道，建
構新的符號模組。最將，還將擴及多位年輕女詩人較晚近的文
本，探討在充滿煙硝味的戰鬥歷程之後，這類特殊的符碼如何
以相對自然的型態成為創作資源。整體而言，本文關注女性體
液符碼在「詩意生產」上的現代效能，彰顯它們對「抒情轉換」
的催化作用；我們注意到，這些創作多少反映了外來論述的刺
激，但在實踐過程中，更多地銘刻著「臺灣建構」的積極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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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詩意體制與體液書寫 
體液想像是認知身體存在的重要途徑，同時也布滿倫理與
慾望介入的痕跡。在既成的詩意運作體制裡，經常選擇性地發
揮某些女性體液意象。最常被拿來融合慾望衝動與倫理機制，
聯結身體意象與大地象徵的女性體液是乳汁。例如余光中
（1928-）描寫母親／國族的詩篇裡，便出現過這類句子：「永
不斷奶的聖液這乳房／每一滴，都甘美也都悲辛」5，「你便向
那片肥沃匍匐／用蒂用根索她的恩液」6。這種體液可以毫不靦
腆地浮出於文字表層，成為男性詩人最常運用的女性體液模
式。其次則是與性相關的分泌物，仍可舉余光中的名作為例： 
吾愛哎吾愛 
地下水為什麼愈探愈深 
你的幽邃究竟 
有什麼樣的珍藏 
誘我這麼用力地開礦？7 
女體意象與地理意象的叠合，常見於他同時期的作品。把性體
液比喻為「地下水」，仍算是大膽的意象。這幾句詩夾雜著兩股
不同的情緒：身體之水「源源不絕」的想像，既引發孺慕探尋
的慾望；而其不可控禦的態勢，也帶來一種近乎閹割焦慮的無
力感。有意思的是，詩人在這個關頭，忽然把女體的指涉，由
愛人過渡到母親：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 余光中，〈大江東去〉[1972]，《白玉苦瓜》（臺北：大地，1974 年），頁 86。 
6 余光中，〈白玉苦瓜〉[1974]，《白玉苦瓜》，頁 148。 
7 余光中，〈鶴嘴鋤〉[1971]，《白玉苦瓜》，頁 27。 
